
第一章 

賽文已經在瑞格斯的房門口站了一個小時，他有些猶豫要不要敲眼前這扇門。 

正常來說，他貴為血族親王，在是否敲門這件事上猶豫這麼久，實在有失身分，

但是到瑞格斯房門口之前，他已先去過浮德的房間。 

那裏空無一人，所以賽文得仔細思索，現在坐在客廳的那個人值不值得他冒著讓

浮德大人心情不好的危險，去敲瑞格斯的門呢？ 

正當他猶豫不決的時候，那扇門自己打開了，瑞格斯揉揉眼睛站在門口，賽文暗

自慶幸了一下，接著就告訴他，樓下有個客人等很久了。 

搔了搔有些凌亂的金髮，瑞格斯其實不太喜歡別人來他家，因為家裏現在有一個

危險人物。 

但他看了一旁溫文爾雅的管家一眼後，馬上糾正自己，危險人物應該是兩位。 

梳洗後，瑞格斯從房間出來，揉了揉眼睛走下樓。 

樓下果然坐著一位他的朋友，同樣是富家少爺的朋友。 

「親愛的瑞格斯，我不知道你會那麼晚起，現在都已經下午了。」那個青年從沙

發上起身，轉身看著瑞格斯從樓梯上走下來，「過度縱慾的生活對身體可不好。」 

「謝謝你的關心。」瑞格斯有氣無力的說，走到青年對面坐下，身體陷入柔軟的

沙發裏，「我最近的睡眠品質很差。」 

「看起來你也遇到可怕的事情了。」聞言，青年驚訝的看著他，「嘿，朋友，我

們挺相似的。」 

瑞格斯打量了對方一眼，他和這個人認識了很久，但是前段時間一直沒有見到

他，據他的管家說，他去了非洲的某個地方。一段時間沒見，他看起來精神非常

好，事實上，很少看到這個人精神不好的時候。 

「魏，你來找我有事嗎？」瑞格斯揉了揉太陽穴，因為開著暖氣，所以屋裏非常

暖和，他只穿了一件單薄的襯衫，而窗戶外面的雪積得很厚實。 

「當然……」那個被稱為魏的青年有些猶豫，「瑞格斯，我惹上了一些麻煩，那

不是我能解決的，所以才想請你幫忙。」 

瑞格斯有些詫異的看著他，這時候賽文拿了一條毛毯過來，輕輕的蓋在他身上。 

瑞格斯說了聲謝謝，一旁又有另一位女傭為他端上咖啡。 

「要先吃點東西嗎？」賽文輕聲問瑞格斯。 

他沒有回答，而是直接看著魏，「那麼魏，你需要多少錢？」 

「錢？不不，瑞格斯，我不需要錢。」魏立刻擺擺手，「和錢沒關係，這不是錢

能解決的問題。」 

「是嗎？」他披著毯子從沙發上站起來，「那我就無能為力了。賽文，魏要走了，

送送他吧。」 

「是的，瑞格斯少爺。」賽文應了一聲，向魏一躬身，「請吧，魏少爺。」 

「嘿，你可不能這樣！」魏走近一步，伸手拉住瑞格斯的手，「你要見死不救嗎？」 

瑞格斯走不了，只好側過身，極其耐心並且誠懇的看著他，「好了，魏，依你們

家的勢力，有什麼事情解決不了呢？連調動英國的軍隊都可以，還要我幫什麼



忙？」 

「請別這麼說，我快要瘋了！」魏暴躁的低吼，「如果因為這件事情出動軍隊，

我很快就會被掃地出門了。」 

「請別這樣，魏少爺。」 

魏聽到賽文輕柔的聲音，接著他原本抓著瑞格斯的手突然一下子使不上力，被賽

文輕輕推開。這是一瞬間的事情，隨即他的手又恢復了力量，讓人覺得那只是一

時的錯覺。 

「瑞格斯少爺最近身體不好。」賽文解釋，收回自己的手。 

「瑞格斯……」魏裝出可憐的樣子，「瑞格斯，你是我在美國唯一的朋友，如果

你不幫我的話，我恐怕會死。」 

我現在就是在救你！瑞格斯在心裏憤怒的吼，但還是問：「那麼你到底要我幫什

麼忙？」 

「我想在你家住幾天可以嗎？」 

「幾天？」 

「十天半個月，或者更久一點，得取決於事情什麼時候結束。」魏立刻說，彷彿

看到了救命的曙光，「瑞格斯，拜託你了，我知道你不會拒絕我的，對吧？我們

的交情那麼好，我甚至還救過你，所以，我只是想在這裏住段時間，可以嗎？」 

「我在曼哈頓還有一幢不錯的房子，如果你沒地方住，我可以把鑰匙給你。」瑞

格斯轉個彎的提議，「所以，看在上帝的分上，這是我能做的了。」 

「有客人嗎？」突地，從另一個方向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打斷兩人的話。 

一個男人走進魏的視線中，他穿著白色的睡衣，有種還沒睡醒的感覺。 

「浮德先生。」賽文微一頷首，問走過來的男人，「需要用餐嗎？」 

浮德搖頭，看到站在沙發旁的瑞格斯，於是走到他身邊，低頭吻了吻他的額頭，

「早安，瑞格斯。」 

「現在已經是下午了！」瑞格斯以一種看到怪物的眼神看著他，並且下意識的向

後退了一步。 

「是嗎……」他若無其事的說，然後看向魏。 

當魏接觸到那雙黑色的眼睛時，心臟彷彿緊縮了一下，或者說被迅速冰了一下。

那雙眼是如此冰冷沉寂，即使現在光線充足，那深邃的黑色依然深沉，沒有絲毫

光澤。 

浮德收回目光，轉身走開，「賽文，幫我準備早餐，瑞格斯，馬上過來陪我用餐。」 

站在一邊的賽文吩咐傭人準備餐點，瑞格斯則抓了抓略微凌亂的金髮，抬腳準備

跟上去，卻被身後的男人一把抓住。 

「快點答應我吧，瑞格斯！」魏急切的說，「你這次絕對不能見死不救。」 

「我不打算收留你住進來，如果你覺得有危險，可以去找警察或者你們的大使館

尋求庇護。」瑞格斯不耐煩的說，並準備把他的手從自己身上拉開。 

他看得出來，那個剛起床的男人，心情極度不好，所以他現在得趕緊去餐桌上，

免得他心情更不好。 



「是嗎……」魏忽然放開手，俊美的臉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親愛的，

我得說，人總有些特殊的癖好，比如同性戀，或者 SM 遊戲之類的，以及散播上

流社會的閒話……」 

「好了，混蛋，你可以住下了！」瑞格斯憤怒的瞪著眼前的人，「賽文，替他準

備一間房間，記住，要離我最遠的那一間！」 

賽文楞了楞，隨即應了一聲。 

「啊，親愛的瑞格斯，你真是我的好朋友。」魏伸了一個懶腰，對瑞格斯笑了笑，

「我先去休息了。」 

緊接著一個傭人走過來，走在前面幫他帶路。 

「你最好閉緊你的嘴巴！」瑞格斯在後面氣急敗壞的警告。 

「當然，我是不會讓那些上流社會的小姐失望的。」魏回頭對他擠擠眼，「沒人

會知道你的祕密。」 

瑞格斯想罵他，但他已經走進旁邊的通道了，那條通道通向房屋後面的一排房間。 

顯然魏誤會了。雖然他以前放蕩的生活的確有時也會男女不拘，但是，這件事畢

竟屬於個人隱私，沒什麼人知道，而如果從魏那張足以媲美廣播電台的嘴裏說出

去的話，他身邊的女伴恐怕會走掉一半—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可又不想跟魏解釋自己跟浮德不是他想的那種關係，那樣好像更欲蓋彌彰。 

雖然不知道魏遇上了什麼麻煩，但是他一定是看準了自己是威廉的外甥才想住進

來的，依魏對威廉的瞭解，一定認為這裏夠安全—但他想錯了。 

這裏可是有兩隻吸血鬼啊…… 

「他是誰？」浮德抬頭看到瑞格斯陰沉的臉，心不在焉的問。 

「一個混蛋。」瑞格斯冷冷的說，接過賽文遞過來的盤子，又對他說：「給我拿

杯紅酒。」雖然他習慣「早餐」喝柳橙汁，但是現在他的心情極度煩躁，比較適

合來杯酒。 

「他居然說我是同性戀，並且用這個威脅我。」氣急敗壞的接過紅酒，他一飲而

盡，旁邊的賽文馬上露出擔心的表情。 

「用餐的時候請安靜一點。」浮德稀鬆平常的說：「我可以幫你殺了那個孩子，

前提是請你安靜點，我不喜歡用餐的時候有太多聲音。」 

那你可以不要叫我陪你吃飯！瑞格斯憤怒的想，但是這句話被他扼殺在喉嚨裏，

畢竟他還不想死。 

勉強冷靜下來後，瑞格斯又有一口沒一口的喝著另一杯紅酒，嘴唇上沾著紅色的

液體，對面的男人則極其優雅的用餐。 

屋外雖然是一片雪白，但是從窗口照進餐廳的陽光卻好得過分。那溫柔的陽光落

在浮德的黑髮上，使他的眼窩出現一塊柔和的陰影。他的皮膚偏向蒼白，但還不

算病態，身上有股極致的優雅，這表明了他高貴的身分。 

他修長白皙的手拿起酒杯，輕輕抿了一口，接著對旁邊的賽文交代。「叫他們以

後不要再送型血來，我不喜歡。」 

「我知道了，先生。」賽文柔聲回答，要人拿來另一個裝著紅色液體的杯子，遞



給浮德。 

他接過來又輕抿了一口，點了點頭。 

瑞格斯吞了一口口水，他覺得自己身在一個怪誕的世界。真是可怕！他在心裏尖

叫著，天知道那個杯子裏裝的是什麼血型的血液 

「我以為你已經習慣了。」浮德抬頭看了不安的他一眼，「我在這裏都住半年了。」 

「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習慣！」他一下子從椅子上站起來，「杯子裏是我同類的血

液，難道你指望我能若無其事的在你面前吃飯嗎？」 

「這是人類自願供給我們的。」浮德推開眼前的盤子，繼續品嚐杯裏的血液。這

次的血液很新鮮，離開人類身體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小時，他想，其實他並沒有那

麼挑剔。 

瑞格斯轉身想離開，比起這個傢伙，他還比較願意忍受和魏在一起。 

「待會跟我去一下安全部，最近好像都沒發生什麼事情。」浮德優雅的告知他。 

瑞格斯不屑的啐了聲，「那你就可以回英國去了，這說明美國很安全。」 

用餐在僵硬的氣氛中結束，最後瑞格斯還是乖乖的去換了衣服。 

紐約的天氣冷起來真是不要命。他記得以前在特種部隊的時候，為了任務曾在雪

地裏待了一個上午，可是現在，他說不定連十分鐘都待不下去。 

好在車裏的暖氣很強，他舒服得昏昏欲睡，可腦子卻還有一下沒一下的想著事情。 

這個叫浮德的男人從夏天開始就住在他家，雖然自稱是他的上司，而且得到了國

土安全部部長的批准，不但可以吃他的、住他的，而且還能指使他，實在是太過

分了！ 

從夏季開始，他每隔五天就向國土安全部遞交辭呈，可是每次都以同樣快的速度

被駁回，到現在，他連辭呈都懶得遞了，在浮德離開美國前，恐怕國土安全部是

不會同意讓他離職的。 

所以比起遞交辭呈，還是遊說浮德回英國比較快。 

自從他們辦了那件有名的育幼院事件—說起那件事，瑞格斯真是有一堆苦水要

吐。 

在那件事之前，他不太相信有鬼魂之類的東西。他在很小的時候就進了美國的特

種部隊當兵，那段艱苦的時間使他只相信自己，然後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回到了紐

約，據說是因為他的舅舅不希望他繼續待在特種部隊的關係。 

而事實上是因為他父親死於車禍，他繼承了所有財產—那比他想像的還要多。過

紈 子弟的生活當然不錯，但是半年前，身為國防部長的舅舅居然又要他開始工

作。 

這份工作就是他不幸的開端，被浮德這個可怕的男人看中，還要跟他搭檔—真是

驚悚的稱呼。 

一個上流社會的富家公子，居然和一個吸血鬼獵人是夥伴—而且獵人本身就是吸

血鬼，真是可笑的事情。 

不過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瑞格斯實在笑不出來，與此同時，他又發現了另一個

令人驚訝的事情—一直在身邊的管家賽文居然也是吸血鬼…… 



「你看起來有些緊張。」旁邊的浮德忽然開口。 

「和你沒關係……」瑞格斯原本響亮的聲音輕了下去，小聲的說：「我只是想起

了不愉快的事情。」 

旁邊的男人用深沉的黑色眼睛看了他一眼，瑞格斯的身體頓時僵硬起來。他想自

己大概天生就怕他，就像所有的老鼠都怕貓一樣，更何況，還是一隻那麼可怕的

貓。 

這個時候，車子穩穩的停了下來，瑞格斯立刻推開車門走出去，然後大口呼吸一

下冰冷的空氣—相較和浮德在一起，他寧可一個人待在雪地裏。 

「我需要在這裏等你們嗎？」前座的車窗降下，賽文把頭探了出來。 

「不用，待會我自己坐車回去。」瑞格斯搖頭。 

浮德也從車子裏走了出來。 

瑞格斯看了他一眼。沒有白氣從他的鼻子裏冒出來—這傢伙果然是冷血生物，瑞

格斯不由得這麼想，接著就跟在他身後進了安全部。 

第二章 

安全部裏的暖氣很充足，但是和身邊的男人在一起，瑞格斯依然覺得冷，由骨子

裏透出來的冷。 

該死的安全部！為了取悅這個獨裁的暴君，居然抹殺他身為美國國民的基本人

權！瑞格斯在心裏抱怨。 

他飛快的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浮德，那傢伙好像走在自己家裏一樣自在，當然，

他是那種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保持著同樣優雅風度的人。 

他們現在正要前往的地方位在安全部深處，除了國家機要人員和研究人員外，其

他人不能進入，如果沒有浮德，恐怕他無論有多少錢都到不了這裏，不過他並不

以此為傲。 

他們太信賴這個英國人了，雖然人權對非人類的吸血鬼來說，或許不具任何作

用，但是美國政府的態度也太隨便了。 

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長長的走廊那頭走來了一個人。瑞格斯抬頭看了一眼後，

立即皺眉看了看周圍，確定實在沒有地方可以躲，才無奈的繼續往前走。 

「是瑞格斯啊。」迎面走來的那個人停在他們面前，打了招呼。 

「啊，威廉舅舅，好久不見。」瑞格斯小聲說，本能的往浮德身後縮了縮。 

這個世界上，他只怕兩個人，這兩個人現在同時在這條走廊上。 

「我聽安全部長說你工作很努力。」威廉溫柔一笑，「我感到很欣慰。」 

「……其實還好。」他勉強回答，然後為浮德和威廉互相做了介紹。 

這兩個人的教養都非常不錯，溫文爾雅，一看就是優秀家庭出身的人。 

他們互相寒暄了幾句後，浮德就帶著瑞格斯繼續向前走。 

「你好像很怕他。」浮德忽然說。 

我也很怕你，瑞格斯想，沉默了一會，才誠實的點點頭。 

「我見過他。」他又說。 

「當然，大多數美國人都見過他。」瑞格斯很理所當然的語氣，「他是少數連任



的國防部長。」 

「不……我在別的地方見過他。」浮德說得肯定，「只不過我忘記了。」 

瑞格斯沒把這件事放心上，現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祈禱，祈禱這次不會有什麼

奇怪的任務。 

說真的，如果美國的吸血鬼在這段時間願意安靜一點，那麼這位可怕的瘟神就會

回到倫敦去，那他也就能從這份工作，或者說這個可怕的搭檔手裏解脫了。 

正這樣想著的時候，他發現浮德沒有再往前走，「怎麼了？」他不安的看看他。 

「我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那個人，確定不是在電視上。」浮德黑色的眼睛一片沉

寂，卻意外的透露出某種固執。 

瑞格斯抓抓頭，「他前段時間好像沒出國，也許……」 

「不，我不會記錯。」浮德說，「而且那個人身上有不能讓人忽視的……血腥味。」 

「也許吸血鬼的直覺真的很敏銳。」瑞格斯聳聳肩膀，「但是現在，難不成你想

不起來就打算不走嗎？我們好像約了人。」 

「噢，當然得繼續走。」浮德又開始邁步向前走去，「我不喜歡等人，也不喜歡

讓人等我。」 

瑞格斯認命的跟上，因為如果沒有浮德的話，他根本走不出安全部，這裏到處都

需要身分認證，有些甚至還需要經過虹膜辨識器和指紋才能通行。 

安全部的深處人不多，到處都像墓地一樣的安靜，偶爾會有電子設備發出的特有

滴答聲，很少看得到人，即使看到也都是行色匆匆的樣子。 

瑞格斯忍不住問：「英國也這樣嗎？」 

「什麼？」 

「英國的政府機構也是這個樣子嗎？」 

「噢，是的，雖然你的問題聽起來有打探情報的嫌疑。」浮德輕聲回答，「我去

過許多國家，都是這個樣子。」 

「那……」那你們吸血鬼的高層呢，也是這個樣子的嗎？瑞格斯幾乎就要問出口

了，但最後還是硬生生的吞了下去。 

他對吸血鬼的生活不感興趣，他在心中對自己說，他只是被迫和一隻吸血鬼搭

檔，他討厭吸血鬼，如果不是因為有個吸血鬼獵人的父親，就不會小小年紀被送

到特種部隊。 

「怎麼了？」浮德轉過頭來看著他。 

「沒什麼。」搖搖頭，他苦笑了一下，因為事情的結果是，他還是成了吸血鬼獵

人。 

他抬頭看浮德，明亮的通道上，燈光照下來，把他照得清清楚楚，唯獨那雙黑夜

般的眼睛中，沒有任何光線溢出。 

這個吸血鬼活了很多個世紀，他們兩個根本不在同一條路上。他提醒自己，然後

輕鬆的笑了笑，繼續向前走。 

隨著前面浮德的腳步停下，瑞格斯發現他們到了一個奇妙的地方。 

沒想到在安全部深處，會有這樣一個舒適的咖啡廳。 



「也許安全部也有可取之處。」他迅速給了評價。 

咖啡廳中流洩出悠揚的小夜曲，讓人完全放鬆，昏黃的燈光和滿臉微笑的服務生

都讓人心情很好。 

他們走進裏面一個包廂，服務生替他們把簾幔拉起來，坐在裏面的人竟然是國土

安全部部長。 

「噢，浮德大人，您終於來了。」部長連忙站起來。 

浮德在單人沙發上坐了下來，向部長輕輕點了點頭，表示打過招呼。 

瑞格斯很開心的選了一個離浮德最遠的位子，然後對部長說：「今天的東西都是

由您來買單吧？」 

「當然。」對方誠懇的點點頭，「請不要客氣。」 

於是瑞格斯興奮的點了一大堆東西，部長很開心的看著，彷彿他點得越多他就越

開心。 

「不介意我抽煙吧？」話音剛落，浮德就從口袋裏把煙盒拿出來。 

這傢伙根本沒有詢問的意思嘛！瑞格斯不悅的想。但他很快就被轉移注意力，因

為這裏的飲料和點心都非常合他的胃口。稍早他幾乎沒吃什麼，都是浮德害的，

希望他這次不要再說出什麼倒胃口的話。 

他替自己倒了一杯紅酒，那顏色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更加迷人，他輕輕的啜了一

口。 

 

瑞格斯本來以為自己應該是最不受重視的那位，所以自顧自的吃了起來，沒有理

他們，沒想到那兩個人卻一直看著他。 

被安全部長看倒無所謂，但被浮德一看，整個人頓時沒了胃口，於是他放下酒杯，

對部長做了一個「請說」的手勢。 

部長並不太在意他，如果可以的話，他只想和浮德談論事情，因為在他眼裏，瑞

格斯是個沒什麼用的紈 子弟，不過浮德一點也沒有想開始談話的意思，只是安

靜的看著瑞格斯，所以他也只好跟著看。 

當瑞格斯的視線轉向他時，浮德的視線也轉到他身上。 

謝天謝地，終於可以開始了！部長欣慰的想，然後清了清嗓子準備發言。 

「我知道，本來這種事情不應該麻煩您，但是我們發現這件事情可能與您的同族

有關係……」 

「請注意用詞。」浮德打斷他的話，「如果還沒確定吸血鬼的品種，請不要以『同

族』相稱。」 

氣氛登時急轉直下，瑞格斯已經習慣了這樣忽然的冷場，而浮德對此也沒有任何

感覺，所以真正尷尬的只有部長而已。 

他咳嗽了幾聲，繼續說：「那個……出現的死者跟被吸血的狀況一樣，我們在死

者的血液中也檢驗出相應的病毒……」 

「好了，我知道了。」浮德抬手制止他再往下說，狀似抱歉的看了瑞格斯一眼，

「親愛的，恐怕我又得在美國待一段時間了。」 



「別這麼叫，你這個瘋子！」瑞格斯聽到他的叫法，憤怒的把酒杯重放在玻璃桌

上，然後深呼吸一口氣，才勉強對部長笑了笑，「我什麼時候可以辭職？」 

「這個……」部長從沙發上站了起來，這手機響得真不是時候，他拿出手機按下

通話鍵，「啊，是的是的，我馬上就過來處理……什麼……」 

他一邊說一邊往外走，瑞格斯冷眼看著他，然後浮德冷不防就坐到了他身邊。 

忽然，簾幔被拉開，部長又把頭探進來，「抱歉，我有些事情要處理，所以先走

了，待會我會讓人把資料送過來，如果要看屍體的話，你們知道要去哪裏看。」

然後向瑞格斯抱歉的笑了笑就離開了。 

「他絕對是故意的！」瑞格斯恨恨的把杯子裏的酒一口氣喝完。他絕對是利用接

電話的機會，想藉此逃開自己辭職這個問題。 

一邊想，他一邊搖了搖手邊的古典手搖鈴，服務生立即走進來，「還需要什麼嗎，

先生？」 

「這裏的錢付了嗎？」瑞格斯問。 

「是的，先生。」服務生禮貌的笑了笑，「剛才那位先生還預付了很多。」 

「太好了，把菜單拿過來好嗎？」瑞格斯說。 

沒過多久，服務生就推著餐車把一堆食物和美酒送進來。 

他正準備大快朵頤，才發現浮德坐在旁邊看著他。 

我的神經真是越來越大條了，他不安的想，小心翼翼的問：「你要點什麼嗎？」 

「不，謝謝。」浮德禮貌的回答，黑色的眼睛安靜的看著他。他有非常好的涵養，

那是因為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所養成的氣質。他從不急躁，甚至很少生氣，在很久

以前他就知道，這些情緒對事情的發展沒有絲毫益處。 

「要走了嗎？」瑞格斯小心的問。 

「不，還早，我要等人把資料送過來，你可以先吃點東西。」浮德說，然後坐在

他身邊繼續看他。 

瑞格斯吸了口氣，浮德會讓他緊張，因為他們兩個是天敵的關係。雖然吸血鬼的

外貌或涵養很容易吸引人類，但他在這方面似乎特別敏銳。照他父親的話來說，

他將來一定會是個吸血鬼獵人，沒有理由分辨不出吸血鬼和普通人的不同。 

可是我只想做個普通人，瑞格斯難過的想。 

他心情頓時有些低落，又開始吃起東西，小夜曲的悠揚輕柔很容易讓人放鬆，沒

過多久，吃飽的他就覺得有點睏了。 

他推開吃完的盤子，疑惑的問：「怎麼回事，為什麼送資料的人還沒有來？」轉

頭看向浮德的時候，吸血鬼獵人還是看著他—他似乎從一開始就保持這樣的動

作。 

「怎麼了……你不會是沒吃飽吧？」瑞格斯不免擔心，偷偷向旁邊挪了挪。 

「你放心，我不會吸你的血的。」他優雅的換了一個姿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搭檔啊。」浮德微微瞇起眼，這讓他看起來充滿了慵懶的貴族氣息。 

瑞格斯小心翼翼的開口。「我覺得你不太明白搭檔的意思。」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沒有尊重搭檔的意識……」他小聲咕噥。他當然知道浮德不會把這句話

聽進去。 

果然，浮德開始心不在焉的抽煙，兩人之間煙霧彌漫，瑞格斯有些厭惡的轉開頭。 

照他的說法，他們之間的關係有些尷尬和惡劣，不過不知道是這個吸血鬼獵人天

生粗神經還是什麼，似乎一點也不介意。 

真不敢想像在洛杉磯的那段時間，自己居然能在他懷裏睡著—那段時間簡直能用

「瘋狂」來形容。 

想到這裏，瑞格斯不自覺的轉頭看他，可是一轉過頭後，卻發現身邊空無一人。 

香煙造成的煙霧還沒有散去，他幾乎還能感覺到浮德剛吐出的氣息，可是身邊竟

是空空如也了。 

他一下子從位子上站起來，這個包廂不大，沒有能躲避的地方，更何況浮德沒有

躲他的必要。可是沒有腳步聲、沒有衣服摩擦的聲音，沒有任何預兆的，他就忽

然從他身邊消失了……他在搞什麼花樣 

他皺眉，又重新坐回沙發上，有些不開心。我好歹是他搭檔，他要出去或者離開

起碼要跟我說一下啊！ 

煩躁的倒了一杯酒，他邊想，這算什麼呢，那個討厭的傢伙本來就是這樣自我中

心，是一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獨裁暴君，他根本就不理解「搭檔」的涵義。 

想到這裏，他幾乎憤怒了，又站起來在包廂內走了幾圈。這裏根本藏不了人，而

且浮德不是那種喜歡躲起來嚇人的人…… 

那他怎麼會忽然消失了？ 

坐回沙發上，他看見玻璃桌上那根沒抽完的煙還在燃燒，散發出絲絲的煙霧。 

也許他想到什麼事情，或者有別的事…… 

這時候外頭傳來了腳步聲，他快速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他不知道浮德是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離開的，不過沒關係，他回來了就好，只

是要提醒他，下次離席要告知他一下。 

瑞格斯滿懷希望的看著簾幔被拉開，可是走進來的是一個女人。 

他有些失望，坐回沙發上打量對方。 

她大概三十歲左右，手裏抱著一大份文件，穿著安全部的工作服，她推了推眼鏡，

把文件遞給他。 

他接過後拿出文件看了一下—是關於安全部部長拜託的那件事。 

他朝那個女人揚了揚手，「謝謝妳。」 

女人說了幾句客氣話，發現瑞格斯根本沒有用心在聽，於是便離開了。 

瑞格斯抽了一根煙，他已經很久沒抽煙了，辛辣的氣味充滿了口腔。那個吸血鬼

驕傲又自私，還不聽別人的意見……如果他真的走了，對自己來說真是太好了，

這不是他一直渴望的事情嗎？ 

他一邊想著，一邊拿出手機，準備打電話給安全部部長。他要告訴他，因為他的

搭檔走了，所以資料交給他也沒有用，部長應該去找另一個人。 



第三章 

賽文很驚訝看到瑞格斯一個人回來。 

「你不該這樣，如果搭計程車的話，兩個人和一個人坐的錢是一樣的。」他有些

不滿，「現在天快黑了，你不應該讓浮德先生一個人走回來。」 

「吸血鬼的腳程不是比汽車快嗎？」瑞格斯奇怪的看了他一眼，然後把外套脫下

來遞給他，「而且吸血鬼也不會怕天黑。」 

賽文接過外套後交給旁邊的女僕，「可是浮德先生是很尊貴的客人，你不應該讓

他晚上一個人走回來，天啊，你不知道晚上的紐約是個可怕的地方嗎？」 

「的確是個可怕的地方。」瑞格斯冷哼一聲，穿過長長的走廊到了餐廳，「有那

傢伙在的地方都非常危險。」 

「請別這樣說浮德先生……」 

「我現在餓了，晚餐呢？」瑞格斯打斷他的話，走過去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

份，賽文，一份就夠了。」 

「誰說是一份，兩份兩份，因為我是客人。」 

聽到聲音，瑞格斯轉過頭看，發現魏大步走進餐廳，然後非常自然的坐到浮德平

時坐的位子。 

「嘿，瑞格斯，別把我這個客人忘了。」他不滿的抱怨。 

為什麼來我家的客人都是這種樣子？瑞格斯頭痛的想。 

晚餐在沉悶的氣氛中進行，瑞格斯吃得很少，他忽然發現今晚的胃口居然比平時

還差—難道是受那個吸血鬼離開的影響？ 

怎麼可能呢，那個傢伙不在這裏，應該連呼吸都覺得順暢啊！ 

魏沒有注意到他的煩悶，正滔滔不絕的說著自己在非洲的經歷。 

「啊，瑞格斯你知道嗎？我去了非洲很多古老的部落，我得說，人如果總是待在

城市中是會變傻的……對，就和你現在的樣子一樣，你應該多出去走走，而不是

總在女人和享樂上花費時間和精力……別擺出那麼可怕的樣子，知道嗎？你真應

該去看看非洲草原上的落日，那些女人的懷抱和大自然比起來……」 

「我分得清楚哪種更適合我！」他有些粗暴的打斷魏的話，「我吃飽了。」 

「嘿，你是主人，在英國，做為主人應該……」 

瑞格斯充耳不聞的往樓上走去，現在那個男人不在，他可以好好的睡一覺，不必

老是擔心他在自己房間進進出出的。 

走進房間，他把燈打開，他一向不喜歡明亮的燈光，臥室內昏暗曖昧的光線讓他

整個人都放鬆下來。 

這樣也許不錯，他對自己說。現在浮德不在，所以他也不需要工作了。 

只是想到今天在咖啡廳等他那麼久，到了傍晚，他打給部長時，部長才告訴他浮

德已經回英國去了。 

回想起對方同情的語氣，一副浮德居然拋棄了他的樣子，瑞格斯就覺得自己真是

太丟臉了！ 

最後還是部長親自出動，將他送出安全部的，因為他身上沒有身分識別卡，要不



是有部長，他還真不知道該怎麼離開那個地方。 

而當他問及是否要把那份資料還給他的時候，部長很乾脆的就把資料拿走了，在

他看來，如果浮德不在的話，任何事情他都做不成吧？畢竟他只是一個紈 子弟

而已。 

可是儘管那個男人不在，他一閉上眼睛就會想起他。他記得在育幼院，當自己被

困在那片怨恨的黑暗裏時，黑暗突然像蛋殼一樣脆弱的裂開，他站在裂縫中的模

樣。 

瑞格斯的手摸向旁邊的手機，回來的路上他已經打了好幾通電話給浮德，但是得

到的回應全是關機的訊息。 

他慢吞吞的從床上爬起來，把玩手機—該不該再打電話給他呢？也許剛才浮德正

在搭飛機，而飛機上不能用手機……不過吸血鬼有必要坐飛機嗎？他明明就從自

己眼皮底下一下子消失了。 

手機忽然震動了起來，他嚇了一跳，直覺的扔開，隨即又連忙把它拿回手裏。 

那一瞬間他想到浮德不耐煩的表情，如果可以，他不想做任何會惹惱浮德的事

情，包括不接他的電話。 

來電顯示是一個陌生的號碼，雖然不是浮德的，但瑞格斯還是接了。 

「喂？」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她非常熟絡的和他問候。 

不是浮德。瑞格斯不知道自己該鬆口氣還是繼續緊張。 

說實話，他已經記不得這個女人的聲音了，但是她似乎和他相當熟悉，正在問他

的近況。 

這種電話以前太多了，不知道她是怎麼知道這支手機號碼的？這個號碼只有少部

分人知道。 

也許是以前的床伴，瑞格斯這樣想。如果錢太多，想要找一些漂亮的床伴的話，

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紐約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瑞格斯這才忽然驚覺，自從浮德來到這裏以後，他晚上幾乎很少出門玩樂了，當

然，如果偶爾獵個吸血鬼也算消遣的話，那這段時間的生活的確是夠刺激，刺激

到他竟然忘記了還有許多床伴這件事情。 

我幾乎都要死在浮德規律的生活裏了！他悲哀的想。 

於是他和那個女人約定了見面地點，對他來說，這是一種熟悉的消遣。 

他幾乎擔驚受怕的過了整個秋天，為什麼不好好放鬆一下？ 

 

瑞格斯到舞會的時候，已經十一點了，當然，對他們這種人來說，這個時間只不

過是開始而已。 

這次的舞會是由一家房地產公司舉辦的，公司的規模很大，舞會辦得不錯，很多

商界名人都來了，他也見到許多熟人以及下屬。 

可他的目的很單純，只是獵豔而已。 

富裕的身家，俊美的外貌，這些條件很容易吸引女人。 



在瑞格斯眼裏，幾乎所有的宴會都是一樣的。雖然現在還沒有到紐約社交季節，

不過如果那個吸血鬼獨裁者一直待下去的話，他懷疑自己有一天和這種聚會脫

節。 

瑞格斯該高興卻高興不起來，只能鬱悶的不斷想著，自己當時就在浮德面前啊，

難道他連一句告別的話也來不及說嗎？他們在一起過了半年，他不該這樣不告而

別…… 

越是這樣想，他越是鬱悶。 

本來巴不得他消失，可是他現在真的消失了，卻又讓他苦惱起來，心裏有股奇怪

的感覺，甚至連出席久違的舞會，都不像他想的那樣愉快。 

靠在桌邊，他有一口沒一口的喝著酒。 

我為什麼會在這裏？這裏其實沒有我想要的東西。他莫名的覺得空虛，心思全在

浮德身上，有些生氣，可生氣的原因難道是因為在那個男人心裏，自己是那麼無

足輕重這件事嗎？ 

當他這樣想的時候，心竟然微微泛疼。 

又倒了一杯酒，他瞇起藍色的眼睛，甚至放棄了獵豔的初衷，那種事情絲毫不能

讓他的心情好起來。 

他不確定那個約他的女人到底來了沒有，畢竟他早就忘記那個女人的臉了。 

「啊，瑞格斯少爺，好久不見了。」旁邊有一個女人走到他身邊，「真不敢相信，

您竟然會一個人待在這裏。」 

瑞格斯抬頭，看到一個穿著暗紫色禮服的年輕女人，她的聲音很熟悉，應該是打

電話來的女人，於是他向她禮貌的笑了笑。 

「從上次在洛夫頓家的舞會後，就再也沒有看到你出現在社交界了。」女人站在

他身邊說，「你知道嗎，大家可是很想你啊。」 

他聳聳肩，「最近的生活有點忙，沒辦法和以前一樣。」 

「天啊，這是會從你口裏說出來的話嗎誰不知道瑞格斯少爺最多的東西就是時間

和錢呢？」女人似乎覺得很好笑的笑了起來。 

瑞格斯也乾笑了兩聲，沒有反駁。的確，他以前就是那個樣子，也許今後也會恢

復過那樣的日子。吸血鬼獵人的身分在這個舞會上，就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事

情，遠到彷彿從來不曾屬於他。 

女人用很熟絡的態度和他聊天，又有意無意的輕微碰觸他，他明白她的意思，但

是他忽然不想過那麼放縱的生活，起碼今天晚上不想。 

因此他說了句婉拒的話，就站直身離開那裏，走到休息區的沙發那裏。 

摸出手機，看了半天後他還是撥了浮德的電話，電話那頭依然傳來一貫禮貌的聲

音，告訴他該用戶目前關機，然後請他留言。 

瑞格斯在「嗶」聲之後楞了楞，還是按掉了通話鍵。 

他忽然覺得，浮德以後可能再也不會出現了。 

浮德就是容易給人那樣的感覺，冷漠而安靜，身上那種生人勿近的氣息，就好像

他會隨時不見一樣。 



算了，別再想了。 

當瑞格斯的視線從牆角移到舞會的時候，不禁楞住，接著迅速從沙發上站起來，

看著那個站在門口的女人。 

她是一位非常漂亮優雅的女性，看起來不超過二十歲，但是他知道，下個月將是

她二十六歲的生日。 

她穿著暗紫色長裙，和剛才那個女人穿的不同款。 

棕色的鬈髮整齊的盤起，別著精致的鑽石花朵—她是那種從來不會在打扮上吝嗇

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哪裏最美，該怎麼裝扮。 

她安靜的站在牆邊，卻足以吸引瑞格斯一切的注意力，有那麼一會，他幾乎找不

到自己的呼吸，只能呆呆的看著她，和以前一樣。 

他知道她的名字—溫蒂，很普通的名字，但是他記得她簽名時的習慣，最後的字

母總是溫婉的、小小的勾起，和大部分人的簽名不一樣。 

他已經有很多年沒見到她了，真是難以相信，她居然會出現在這種舞會上。如果

不是必要，她從來不會參加舞會，那些時間她寧願用來學習，從他認識她開始，

她就是一個醉心研究的女人。 

這樣的女人在紐約很少見。 

他暗戀她很多年，覺得自己愛她，但是溫蒂卻對他說，親愛的，我沒有時間談戀

愛，如果一夜情的話倒是可以考慮。 

雖然他們沒有認真交往，但是他是真的喜歡她，他想，也許有一天她會答應和他

認真交往看看。他們在一起差不多兩、三年，但一直沒有發展到更加親密的床上

關係。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失去了聯絡，此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她。 

現在見到她再度出現，他太震驚了，以至於連上前寒暄都顯得有些困難。他想知

道她這些年去了哪裏，為什麼不和家裏聯絡，她知不知道她的父母都以為她死

了，還為她建了墓…… 

剛朝她邁了一步，門被打開，一個男人走進來。 

那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男士，他對溫蒂微笑，然後親密的攬著她的腰離開舞會。 

瑞格斯只能怔怔的重新坐回沙發上，喝下一杯紅酒，想起和她失去聯絡的那段時

間，她好像在紐約蒸發了一樣，完全沒有她的消息，那時候，他甚至後悔了，哪

怕只有一夜情也好，起碼有些東西可以回憶。 

他曾為了她多次參加學術研討會，因為她經常會出現在那些地方—雖然那些關於

生物細菌的學術問題，他什麼也聽不懂，但是他想，能跟她多接近點也好。 

重新回憶起來，他發現那段時間自己單純得可怕。 

可是溫蒂就是有那樣的魅力，乾淨而執著，知道自己要什麼，可以為那些放棄所

有，包括生命。很多人會有自己的執著，為愛情、為理想，太傻了，瑞格斯想。 

他，注定不屬於那一類人。 

他沒有想要的追求和奮不顧身的理念，只想做一個平凡的紈 子弟。 

 


